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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绛县抗日革命斗争中，王凤江是一

位颇具传奇色彩的抗日英雄，他嫉恶如仇、

爱憎分明、善使双枪，被誉为绛县的“李向

阳”。

王凤江祖籍山东莱芜，1919 年出生，13

岁随父母流浪到绛县寨子村，后来又迁移

到槐泉，最后定居郇王村。1938 年 7 月下

旬，在县委领导杨蔚屏等抗日政策宣传鼓

舞下，王凤江被秘密吸收为中共党员，从事

党的地下工作。1942 年 8 月，经县委同意，

王凤江同志在里册村开了一家小饭店，以

卖胡辣汤、烧饼等小吃为主，价格低廉，很

受当地百姓喜爱，每天进入客人络绎不绝，

为收集日军情报创造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

件。

里册村位于二里半河畔，是县城通往

廻磨里到达 马岭的必经之路，王凤江和几

位游击队员以店小二身份为掩护，通过每

天进店吃饭的客人打听日军消息，发现可

疑人员，就秘密跟踪，派人向根据地传递信

息，密切配合县大队行动，及时打击了日伪

军的嚣张气焰。

一天，一个戴鸭舌帽的和两个农民打

扮的人来到王凤江开的饭店吃饭，他们的

说话口音不像是本地人，引起了店内队员

的高度警惕。队员立马将这一情况报告给

王凤江，王凤江在队员耳边悄悄叮咛了几

句，装作没事一样，继续招呼着其他客人。

半小时后，这三位特殊客人大摇大摆往里

册村里走，王凤江立即带上五名队员，提着

手枪悄悄地跟在他们后边。这三人走进一

农户家中，掏出手枪逼迫户主交出存粮，随

着户主的乞求祷告声传出，王凤江安排两

名队员在门外放哨，带着其余队员进入农

户。这三位只顾拿枪逼迫百姓交存粮，那会

想到背后有人。王凤江大喝一声“不许动，

缴枪不杀！”三位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被王

凤江等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摁倒在地，

缴了他们的枪支。

经审讯，这是县城日本鬼子派的一个

姓佘的翻译官领着两名伪军化装成百姓的

样子出来侦察情况，没想到刚进百姓家就

成了王凤江等人的俘虏。两名伪军经教育

后释放，王凤江按照县委的要求，安排人员

押着翻译官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挨着游行

示众，沿途群众无不拍手称快，严重震慑了

那些为日军卖命的汉奸。

王凤江带领几名队员利用熟悉地形，

廻经常向 马岭根据地提供重要情报，配合

县大队一次次打击日伪军嚣张气焰。有一

次，县大队在郭家庄附近活动时，遇到五六

个伪军在一个小队长的带领下在村中抢

劫。王凤江主动请缨，建议大队在村外埋

伏，他只带着三个队员，猫着腰进了村子。

当伪军正得意忘形地向村民勒索财物的时

候，做梦也没有想到会钻出县大队。随着王

凤江一声枪响，伪军个个吓得魂飞魄散，乖

乖地缴枪投降。这次出击，没费吹灰之力就

缴获了六支步枪和几百发子弹。

不久，王凤江在饭店又接到群众密报，

说是董封据点有一股伪军经常到下村抢劫
老百姓钱粮。他主动提出设伏计划，自告奋

勇带着十多名队员出发，在槐泉至下村路

边地堰下进行埋伏。当七八名伪军大摇大

摆靠近村口时，王凤江大喝一声“不许动

……”在伪军还在愣神的时候，队员们一跃

而出，用枪紧逼伪军，除两名掉队伪军逃脱

外，其余全部被俘虏。经过这样几次的闪电

式袭击，伪军不敢再贸然跑出来糟害老百

姓了。

有一次，几名伪军到吉峪村抢粮食，老

百姓敢怒不敢言，只得眼睁睁地看着伪军

把粮食拉走。正好有两名游击队员赶到，得

知情况后，一边安慰被抢百姓一边想着对

策。在对方人多不能硬拼的情况下，一名队

员想出了一个办法。俩人耳语了几句，向天

空放枪，大声喊：“王凤江来了，王凤江来了

……”其他人也跟着高喊，那几名伪军不知

真假，听说王凤江来了，还有枪声，吓得丢

下抢来的粮食抱头鼠窜。

从 1942 年到 1945 年，王凤江领导的

县大队二中队，经常出其不意地深入到鬼

子据点，破坏交通道路、通讯电线，持续开

展“反扫荡”斗争，王凤江的名字成为绛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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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俺养俺的老村是董封村。

老村不小，在绛县这个地方上

算是大村子，是典型的山东移民村，

村里一口浓郁的山东莱芜腔，与邻

村言语格格不入，但俺村里人性情

耿直，大大咧咧的，都好喝个酒，有

时候还爱耍个酒疯，说个大话，虽然

人粗糙，但绝对讲义气。细致算来，

到俺这代已经是第三代山西生人

了，但骨子里齐鲁遗风还保留不少。

记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俺

还很小，俺董封村年年代表镇上参

加县里的正月十五闹故事，说真的，

可有名哩。

正月十五晌午，绛县城东湖一

年一度的闹故事开始了。轮到俺村

进场子了，几十个小伙子手里红缨

长矛，排成两边长队，好生威风，前

面是十几个彪形大汉手持九节长鞭

开路，那鞭子甩起来要惊了天，随着

治保主任一声震天吼：“爷们们！操

他娘的，把鞭子甩起来，把场子给俺

打开！”随后是几个爷爷们练着形意

拳打了进来。那些爷爷们可不简单

都是山西第一代生人，年少时砍过

日本人的，由于从山东过来的人很

多都是走过镖练过武，都是练家子，

所以那些爷爷们都不是孬种。爷爷

们穿着老棉布扎腿裤子，头扎白毛

巾，那老布鞋刺着绛县东湖地面上

的土溅起来老高，嘴里嘿哈嘿哈地

叫喊着，一点都不服老，而后进场的

是压轴好戏“董封狮子队”响天的锣

鼓家伙事响起来，五狮登山开演了，

只见那依发车上竖立起来了五六米
高的架子，五只狮子你争他抢地上

了架子，那个耍狮子的小伙都是一

个个的好小伙，把那木头架子跺得

咯吧咯吧地响，五只狮子你撞我，我

抗你，又是用脚勾，又是拿狮头挤，

时而又是对狮翻滚，时而又是以一

挡四，甚是激烈，只听到远方看热闹

的人大声吆喝：好！好！好！……最

后进场的是俺村的旱船队，女扮男

装，你扭搭，他蹦达，和孙王村里的

二鬼扳跤遥相呼应，这丑角扮得真

叫个笑。对了，还有那谁爷，扮个地

主婆，耳朵边子上一边绑个二起蹦，

穿上那地主婆的花花衣裳，戴上那

头发夹子，上嘴唇上用毛笔点个黑

痦子，手里拿个烟袋锅子，一走一扭

搭，那烟袋锅子还止不住地拐三搁
撂四，真逗人。

年光已远，有些当年景，或模糊

或清楚都已尘封。

在俺的认识中，与一位爷爷曾

相谈甚欢，交情很好，也就是忘年交

吧。俺都叫他老人家徐爷。那时候俺

刚下学，总是喜欢去村里卫生所啦

呱，每到夜晚俺们俩、还有郭大夫就

聚在一起，谈天论地说三国。

七月里的一天黑了，天很热，热

得就差跳了水瓮里了，就说沏壶子

热茶，好好啦呱呀！俺们仨屁股刚坐

下，将把滚烫的茶水泡好，咔嚓的一

声巨雷响，从绛县城方向打来，感觉

房子都抖了抖，瞬间屋里的灯泡就

黑了，差点把茶杯子的水灌到鼻子

哩。说时迟，那时快，郭大夫从床边

摸了根蜡点着，这才有了个萤火虫

的光，不耽误喝茶拉呱。徐爷从汗衫

口袋里摸出一根公主烟，手端起茶

杯子用嘴吹了吹杯子里的热气，喝

了口茶，悠闲地抽了一口烟，那个烟

圈在蜡烛跟前显得很朦胧。

徐爷拍了一下茶桌子，惊得树

上的知了都不敢叫唤了，大声说道：

“想当年，恁爷起翼城东张、西张撂

轱辘，谁不服？那时候咱山东人都爱

和山东人来往，绛县城西的西荆村、

横水的爱里、乔寺还有闻喜的东鲁

都有恁爷的名声！”

徐爷言罢，二郎腿一翘，抽起来

烟。

俺急忙问道：“爷，那时候日本

人在咱村里的时候，到底厉害吗？杀

的人多吗？”

徐爷皱起眉头说：“操他娘楔子

的，民国三十一年霎，那个日本子从

曲沃过来了，到了咱村里让俺几个

大哥给砍了，那时候俺那几个大哥

待南樊练红枪会，那小伙都是一个

个彪彪的，举个碌碡还不和玩一样，

那小伙汉多好啊！堂堂七尺的汉子！

听南樊人捎信过来了，一队日本子

举着膏药旗，好膘子性的，五矮三矬

的，进了西门进村就放枪，俺那几个

哥哪里能容得下它啊！操他那个楔

娘，欺负到家门上了，那几个哥二话

没说，用大刀片子当场就剁了几个

小日本子，可谁知道，咱人少没枪，

等小日本子反应过来的时候，俺那

几个哥都挨了枪子了，还有几个哥

最后被小日本子用刺刀挑死了，但

至死都没软一下子，小日本子仗着

人多枪快，俺那几个哥只有徐玉田

一个人逃了出来，到黑了天，小日本

子就把咱村的能点着的房子烧了个

遍，第二天就把各个大门上住了，西

门口置了个杀人架子，东门上弄了

个挂死人头的笼笼子，俺那几哥有

一人的头让小日本子割了挂到东门
上，嘴里还塞根烟……”

说到这里，徐爷眼窝的泪夺眶

而出，狠狠地抽了一口烟，又狠狠地

把烟扔到了地上，可以看出那是一

种难以释怀的痛。

徐爷把眼角擦了擦，举起杯子

就喝了一口茶，叹着气给俺和郭大

夫说：“当亡国奴滋味不好受！恁都

知道吗？咱一个村只有一个东门能

出，小日本就钻到东门的那小窑窑

里，每天早上八点开门，晚上八点关

门，恁要是上地回来晚了，就进不了

门了，吆喝就一枪打死恁，操他娘！

自凡是从东门过，凡人必须看手，恁

要是手上没有老茧了，就直接把恁

拉到西门杀人场让小日本子练了刺

刀，一到三伏天那个味啊！哎……”

就在徐爷讲完这个故事的时
候，天就像泼水一样，下起来瓢泼

雨，仿佛是在为死去的父老乡亲们

哭泣。

记忆中的老村，有那么多的故

事，总也说不完，回忆过去的时光

里？

抗 日 英 雄 王 凤 江

记忆中老村的那些事
殷 鄢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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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是中国的国色，红色如火，红色如血，红

色如霞，红色如梦。

金秋十月，共和国诞生的时节，中国人最思

念的中秋，红红的旗帜、红红的节日、红红的山

楂、红红的柿子、红红的笑脸，还有中条山上红红

的红叶。

自从第一次知晓“红叶”这个词语起，几十年

都没有把它与北京的香山分开过，香山红叶始

终如一个红色的梦充填着我对红色的感知中

枢，香山红叶之美感染了我童年到中年所有对

红色的记忆，直到我看到中条山漫山的黄栌。

百度：“黄栌（Cotinus coggygria Scop.）别名红

叶、红叶黄栌、黄道栌、黄溜子、黄龙头、黄栌材、

黄栌柴、黄栌会等，是中国重要的观赏红叶树种，

秋季当昼夜温差大于 10℃时，叶色变红，鲜艳夺

目，著名的北京香山红叶就是该树种。”

绛县，地处中条山中段，历史悠久文化灿烂，

是中国最早设立县制的地方，有着“天下第一县”

的美称。绛县段的中条山奇峰林立、植被丰茂、

紅涑水川流，尤其野生 栌灌木生长得天独厚。从

县城东南的紫家峪向东，陈村峪、里册峪再到磨

里峪一部，方圆约十公里的山峰和峡谷内，遍布

着经过近四十年恢复植被以来丛生的黄栌灌

木。每逢深秋，剔透的黄栌树叶由翠绿日渐变黄

再变红，婉如天上的红霞落向了山坡，如梦如幻，

层林尽染，美不胜收。

绛县的红叶之美，美在它的纯粹，整座山头

整座山头地红遍，犹如一块烧的通红的炭，又像

是一条满是红花的绸缎，仿佛能感受得到它的

热度和绵柔；美在山水同秀，山坡浓妆艳抹，脚下

清泉环绕，红叶倒映在溪水里，已是山水一色，身

临其境由不得你激情火一般地燃烧起来；红叶

之美更美在它的细微处，你若挤进黄栌丛间，逆

着深秋和暖的阳光，你眼前的每一片红叶都会

变成玛瑙和红宝石般的通透和晶莹，每一片叶

子里的筋脉都清晰地透过来，你似乎能看到它

们血管一样流动着红色的血液，让你顿感身心

都要熔化在这种醉人的光华里，一个红色的梦

扑面而来，你会不知不觉的微闭起双眼，而脑海

里的红色已与外界连成了一个整体……

或许几分钟的时间，你的同伴或路过时游

人叫醒了你，一个童话般醉美的红色的梦已经被你收藏在心

底染红了你的世界和记忆。

今日已是国庆中秋双节假期第三天，始终找不出远出别

处游玩的理由，因为今年山里的红叶我还没有抢先去看，然

后再反复去看，从黄绿到橙红再到火红，直到霜降大地，通天

的红色渐渐退进黄栌的枝干和根系里，直到中条山开始酝酿

下一个更加壮美的红色的梦……

·绛县红色基因传承故事选编之五·


